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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 清代學術與文藝理論背景 

鄭燮一生歷經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隆三朝，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封

建社會後期最為鼎盛的時期。為了禁錮人們的思想，強化封建統治，

順、康、雍三朝實施嚴密的文化專制制度，並屢興文字獄，到乾隆時

則達到了頂峰，其頻繁和殘酷更是超過了中國歷史上任何一代。另一

方面又通過科舉及其他手段吸引文人學士奔競科場，整理古籍，研究

學術。這種政治高壓和文化專制的直接結果，便是使考據之學（即漢

學、樸學）日漸興盛。 

當時文壇，在文章方面，以桐城派為其主流，主張文章要有內容，

有條理，其餘宗派各立門戶，或獨具慧眼，或沉浸於復古之中，一般

文人便靡然風從。 

在詩方面，當時鼎立詩壇的，有王士禛所倡導的神韻說、沈德潛

所倡導的格調說，袁枚所倡導的性靈說。在詞的方面包括了以陳維崧

為首的陽羨派，朱彝尊為首的浙西派，以及張惠言為首的常州派。又

因康熙、雍正、乾隆等帝王對文學的注重並加以鼓勵，尤其在科考方

面，以詩賦取士，更使得當時的文風非常鼎盛，人文蔚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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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　 清代學術與文學理論背景 

在中國學術史上，清朝有其獨特的學術地位，因當時專精力治考

據之學（亦可避文字之禍），考據學家以嚴肅的態度、科學的精神，

在經學、史學、諸子學、校勘學、小學、地理、辨偽、輯佚各方面，

皆有輝煌的成就，故考據學成為清代的思潮代表。  

清代考據學興起，最早始於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等人，一方

面是反對明末「束書不觀，遊談無根」的空疏膚淺，提倡經世致用，

強調樸實的學風，重視讀書、考察和實證；一方面則企圖通過經史的

研究來達到喚醒人心、復興民族文化的目的。於是，他們把治學與政

治目的緊密相連。稍後，嚴若璩、胡渭等，漸開清學考據之風，成為

顧炎武之後，以考據見長的著名學者，他們不但整理了大量古代的經

史文獻，鑑別了這些文獻的真偽，同時也蒐集了大量散佚的書籍，使

之重見天日，對經學及史學方面，都有重大的建樹與貢獻。  

由於清王朝殘酷的文字獄和思想梏桎，到了乾隆的時候，民族意

識已然淡薄，便放棄了顧炎武等人的治學精神與目的，走上為考據而

考據的道路。清統治者看準了這一點，順勢加以支持鼓勵，於是乾嘉

時考據之風大盛，從而建立了許多從考據學衍生出的新學問，例如：

文字學、聲韻學、訓詁學、金石學、目錄學、輯佚學等學科。因此，

許多文人被誘入紙堆裡不能自拔，性靈詩派的提倡者袁枚對此曾大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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抨擊說：「考據之學，離詩最遠。」又說：「讀書不知味，不如束高閣，

蠹魚而何知？終曰貪糟粕。
81
」這樣的指責真是一針見血。鄭板橋也

指斥文壇現狀說：「名士之文深莽蒼，胸羅萬卷雜霸王，用之未必得

實效，崇論閎議多慨慷」；「小儒之文何所長，抄經摘史餖飣強，玩其

詞華頗赫爍，尋其義味無毫芒
82
」。從學術宗尚上來看，鄭燮論文所

倡導的「日用家常」的文學思想承續了清初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

諸儒的經世致用之學，在清代中葉文壇上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。 

清代詩人，喜言宗派，康、雍、乾年間，此風尤其盛行，如神韻、

肌理、性靈、格調等，派別林立。當時詩壇分尊唐、宗宋兩路，尊唐

者多言神韻、重格調，主肌理；宗宋者則反流俗，尚奇崛，喜發議論，

鋪陳典故。尊唐、宗宋各立門戶，自我標榜。然其中亦有自成一說，

不拘一格者，板橋便是其中翹楚。其詩文貴出己意，不攀緣前人，他

在〈板橋自敘〉說： 

 

  板橋詩文，自出己意，理必歸於聖賢，文必切於日用。或有自

  云高古而幾唐、宋者，板橋則呵惡之，曰：『吾文若傳，便是

  清詩清文；若不傳，將並不能為清詩清文也。何必侈言前古 

  哉？』
83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1 袁枚：《隨園詩話》補遺，卷十（廣文書局，1971 年），頁 8。 
82 《鄭板橋集․詩鈔》〈偶然作〉，頁 34。 
83 《鄭板橋集․補遺》〈板橋自敘〉，頁 18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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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說的詩文要出於己意，主性情，又不拘一格，並且認為詩文的

傳與不傳，在於是否能代表當代作品，而不在摹古。這種文學理論與

袁枚同受公安派文學理論影響，意識到明代擬古、復古主義弊端，期

跳出傳統模式思維。 

明清之際的詩壇，以錢謙益與吳偉業並稱東南二大家，最為重

要。錢謙益的文學思想，頗近公安派，對擬古作品攻擊甚烈。他認為

作者要先培養深厚純正的學養、陶冶儒家傳統思想、薰染作家的性靈

情操，使性情純正，心胸寬厚才能寫出佳作。 

清初另一位大家吳偉業，他反對固持宗尚，襲貌遺情。因此，他

要求詩人「毋使才而礙法，毋襲貌而遺情
84
」；「不矜同，不尚異，各

言其志之所存
85
」勿把有益的學習矮化為有害的模擬，所以，他仍反

對擬古。 

錢、吳二人之後，領導康熙詩壇者，為崇盛唐、主神韻的王士禎。

然而，王士禎的主張一味追求神韻，而忽略了內容的充實，導致詩風

日益脫離實際，流於形式主義，顯得無病呻吟、矯揉造作，透露出作

品因力求含蓄而流於無個性、無特色、人云亦云的弊病。當時詩風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4吳偉業：〈致孚社諸子書〉，錄自吳偉業著，李學顯集釋《吳梅村全集》下冊，卷五十四，文集

三十二，書三（上海古籍出版杜，1990 年），頁 1084。 
85 吳偉業：〈致孚社諸子書〉，錄自吳偉業著，李學顯集釋《吳梅村全集》下冊，卷三十，文集

八，序四書（上海古籍出版杜，1990 年），頁 69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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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神韻派」的領導下，更進一步的遠離現實。針對「神韻」一派崇尚

司空圖、嚴羽及王士稹「味外味」之說，「專以意外言外，自文其陋」，

喋喋於「文章不可說破，不宜道盡」，鄭燮特拈出「沉著痛快」四字

以相頡頏：「文章以沉著痛快為最，《左》、《史》、《莊》、《騷》、杜詩、

韓文是也。
86
」他又說：「千古好文章，只是即景即情，得事得理，固

不必引經斷律，稱為辣手也。
87
」 

到康熙晚年至乾隆中葉，詩壇上出現了沈德潛，標榜格調說，主

張「溫柔敦厚」的傳統詩教，這一擬古的理論，獲得統冶者的欣賞，

被詩壇奉為正宗。沈德潛的詩論，注意借鑑歷代作品的不同內容與風

格，在糾正王士禎神韻說的空疏與偏竦。他主張最力的是「溫柔敦

厚」，他認為，詩無論是寫歡樂或是寫悲傷，都不能過度的宣洩感倩，

而應該平靜克制，委婉含蓄地加以表現。在清代中葉，沈德潛的這種

詩論，影響頗大，一時成為風氣。 

然而，這種委婉含蓄詩風的提倡，勢必貶低反映社會生活和賦予

現實意義作品的價值，而使詩歌脫離實際，創造出來的作品，容易形

成規模狹小，內容貧乏，氣勢虛弱的缺點。鄭板橋所強調的，顯然與

沈德潛不同，他所提倡的是那些「尋常眼孔」決不能看中的「掀天揭

地之文，震電驚雷之字，呵神罵鬼之談，無古無今之畫」，鄭板橋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6 《鄭板橋集․家書》〈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〉，頁 24。 
87 《鄭板橋集․補遺》〈與丹翁書〉，頁 20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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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主張，儼然想在一潭死水中投一巨石，激起軒然大波。 

鄭板橋對當時的文壇是持批評態度的，認為詩人必須有「真氣」。

板橋〈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〉中說：「愚謂本朝文章，當以方百川

制藝為第一，侯朝宗次之；其他歌詩辭賦，扯東補西，拖張拽李，皆

拾古人之唾餘，不能貫串，以無真氣故也。88」認為清代的詩文，除

了方百川（方舟）（非方苞）的八股文和侯方域（侯方域）的古文外，

當時的詩文大都因襲古人，不能一以貫之，是沒有所謂「真氣」的。

鄭板橋對始於王漁洋的「神韻說」，進而變遷到沈德潛的「格調說」

的清代文壇，其批判的態度是很明顯的。 

板橋詩突破了「神韻」、「格調」之說的束縛，他針貶「神韻」、「格

調」之說，並大膽提出文章當「經世致用」的主張，以樸實的現實主

義詩風在清代詩壇「獨樹一幟」。 

沈德潛其後的袁枚，反模擬雕琢而主性靈，認為詩歌是抒發性情

之作，不能專為載道、明道、衛道的工具。因此他說：「若夫詩者，

心之聲也，性情所流露者也。
89
」詩歌應該既可抒發德行、倫常之情，

也可以抒發男女、山水之情，感人的詩應當是真實性情的表現，而不

是那些追求格調誇耀學問的作品，應當在性情中運用格律，不能在性

情之外片面追求格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8《鄭板橋集․家書》〈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〉，頁 23。 
89 袁枚：〈答何水部〉《隨園全集》，卷七（啟明書局，1960 年 12 月初版），頁 36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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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板橋由於出身貧苦，瞭解下層社會的實況，在他的詩詞作品

中，表現著天真浪漫的氣息，深受性靈詩派的影響。因此他主張作品

切合現實，有感而發，不滿追求形式的工巧，提倡直攄胸臆，不加雕

琢。在表面上他的主張與袁枚頗為相近，然而兩人在注重作品的現實

感，要求反映國家興亡，民生疾苦的看法，則大異其趣。 

清朝文學家袁枚提倡「性靈說」，主張詩文應獨抒性靈，不拘格

套，反對規唐模宋，具有一定的反傳統、反道學的叛逆精神。其中有

一點很重要，那就是強調作品的「真感情」（至情至性）。在袁枚以前，

像明朝公安派領袖袁宏道（中郎）、宋代楊萬里、齊梁鍾嶸詩品等等，

也都主張文學作品重在「真性情」，表現自己內心的真感情，那麼當

然每個作者皆不相同。正因為如此，人們往往把鄭燮視為性靈詩人中

的一員，或者視為與「性靈派」相近的人。 

鄭燮與袁枚同氣相求，對他甚為敬重，並引為知己。《隨園詩話》

記板橋「與袁枚未識面，或傳其死，頓首痛哭不已。
90
」但鄭、袁二

人也有許多不同，袁枚認為：「文之佳惡，實不係乎有用無用。
91
」這

與鄭燮文切世用的看法大相徑庭，體現出袁枚與儒家傳統文學觀的不

同。且二人的詩風也有較大差異，袁枚過於看重一己性靈的抒發，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0 據《隨園詩話》卷九（廣文書局，60 年 9 月初版），頁 9。載：興化鄭板橋作宰山東，與余從

未識面。有誤傳余死者，板橋大哭，以足蹋地，余聞而感焉。《小倉山房詩文集》卷十四（上海

古籍出版社，1988 年 3 月一版），頁 315，亦有記載。 
91袁枚：〈答友人論文第二書〉，收在《小倉山房文集》卷十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年 3 月一

刷），頁 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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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文中多有對身邊瑣事和風花雪月的吟詠，故繞風趣者多，而失之淺

薄浮滑；鄭燮詩文、題跋則「寓仁慈於奇妙」，融妙趣於簡淡，既質

實厚重，也不乏空靈，有著獨特的審美價值，巍巍然一派大家氣象。 

 

第二節　 清代藝壇背景 

當時繪畫以山水、花鳥畫較為發達。山水方面，清初的王時敏、

王鑒、王翬、王原祁， 

即「四王」，繼承明末董其昌松江畫派摹古畫風，成了清代的正

統，而在野的畫家如龔賢、八大山人、石濤等人，重視師法自然，反

對泥古不化，主張創新，強調個性抒發，具有強烈個性表現及明顯獨

特風格。花鳥畫方面，名家輩出，技法多樣，風格各異，如王武、惲

南田、蔣庭錫、鄒一桂等，以常州畫派影響最大。清中期「揚州八怪」

異軍突起，使人耳目一新。後期，趙之謙、吳昌碩等人繼承「揚州八

怪」的創新精神。人物畫方面，雖沒有山水畫、花鳥畫那麼盛行，但

肖像畫較為發達。而宮廷畫受西洋畫的影響，創造出中西結合的新畫

風。 

石濤等一批對清朝持敵視的態度的明遺民畫家，他們的繪畫內容

寄託了懷戀故國、不滿現實的思想，繪畫形式上有了新的創造，繪畫

風格比較奔放奇肆。文人畫的現實主意和浪漫主意的因素，由石濤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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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繼承了下來，並有了發展。在雍正、乾隆時期出現繼承石濤一派的，

以金農、鄭板橋等為代表的「揚州八怪」。他們重師自然，重表現畫

家個人的情感思想，在風格上、技巧上、形式上強調創新。另外，對

鄭板橋影響頗深的是徐渭，從「青藤門下牛馬走」的印章裡看得出，

鄭板橋有意繼承徐渭（文長），他極力學習徐文長畫中的精神，又很

讚賞徐文長的畫，云： 

 

 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，純以瘦筆、破筆、燥筆、斷筆為之，絕不

  類竹，然後以淡墨水鉤染而出，枝間葉上网非雪積，竹之全體

  在隱躍間矣。
92
 

 

鄭燮根據自己的繪畫實踐提出了許多精闢的繪畫理論。例如，他

提出了「胸無成竹」說、「學三抛七」說、「不立一格」說等。這些是

對從顧愷之到石濤的繪畫理論的重要發展，至今仍對繪畫創作者有著

啓發、指導意義。 

鄭板橋一生中，對繪畫用力最勤。其畫裏畫外的蘭、竹、石意象

幾乎成了他生命的組成部分。其蘭竹畫突破了清初「正宗」畫派「格

守古法」的程式，外師造化、中得心源，逐步形成了其獨特的藝術風

貌，影響了清代畫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2 《鄭板橋集․題畫》〈竹〉，頁 16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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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橋畫竹講求「胸無成竹」，異於歷來畫家所認定的「胸有成竹」

之說。在他看來「信手拈來都是竹」，「隨手寫去，自爾成局」，「未畫

之前，不立一格；既畫之後，不留一格」，這是鄭板橋「四十年來畫

竹枝，日間揮寫夜間思」，於所畫物象及筆墨技巧爛熟於心之後而達

到的至境。 

板橋作畫，純以寄情為主。他長於畫竹、蘭、石，往往把這三者

巧妙地組合在一幅畫面上予以盡情發揮。梅蘭竹菊自宋以來即被稱為

四君子，知識分子的文人，往往在國家遭受迫害而自己又無力抵抗

時，把這幾種自然界代表「清高」、「幽潔」、「虛心」、「隱逸」等的束

西，通過筆墨，賦予某些思想情感，表示對現實的不滿。板橋之所以

專畫竹、蘭、石、菊，不正符合他思想情感的要求嗎？
93
 

同畫論一樣，鄭燮書論亦不乏灼見。從蔡邕、鍾繇、王羲之到趙

孟頫、董其昌的書法，鄭燮都作過評論。清代前期的書壇重帖學而輕

碑學，統治者提倡烏、光、方的館閣體，束縛了書家的藝術個性。鄭

燮溯源開流，博采衆美，推重漢碑，大膽革新，使書壇出現新的生機。  

板橋的書畫獨創寫意，著意趣味，的確是「筆意縱逸，蒼勁絕倫」，

自成一家之作。他的字，狂草古籀，兼篆隸楷書眾妙之長，別饒趣味，

故他自稱為「六分半書」。他的字畫在生前已負盛名，蔣心餘詩有云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3

張敬校定、廖玉蕙選註、孫思照發行：中國古典文學賞析精選⑫一竿煙雨《鄭板橋詩詞文選》

（台北：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，1992 年 3 月 20 日二版一刷 10 月 15 日二版二刷），頁 1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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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板橋作字如寫蘭，波磔奇古形翩翩；板橋寫蘭如作書，禿筆疏花見

姿致。」蓋書畫本來相通，板橋畫蘭竹之妙，已為世人所共認，至其

書法，則具飄逸之趣，這種不泥於古，別開生面的創作精神，是值得

我們衷心欽服和嚮往的。
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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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幻：《鄭板橋評傳》（台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4 年 4 月二版第一刷），頁 2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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